
10/4/2015                旅業討論焦點模糊迴避敏感問題                   明報                    呂大樂 
 

旅業討論焦點模糊迴避敏感問題  

近月有關香港旅遊及服務業的討論，實在有點深奧，不易讀得懂。事情的開始是這樣的：

有群眾組織「光復」行動，對「水貨客」（或疑似「水貨客」）有所動作，成為了一個社

會議題。究竟這些行動是否獲得大多數市民積極支持，大家心中有數。特區政府予以譴

責，這可以理解。不過，我們的政府領導層似乎不甘處於被動，於是進一步指出在農曆年

期間，內地訪港遊客的數字跟去年比較有所下降，表示憂慮這是一種趨勢，並表示因此不

宜急於限制他們到港旅遊，以免對香港經濟造成打擊云云。  

服務業不景氣原因甚多  

言猶在耳，據 3 月所發表的旅遊統計數字，2015 年 2 月由內地來港旅遊的人次，達 450 
多萬，較 2014 年同期增加了 31.6%。當中內地過夜遊客的增幅為 13.7%，而不過夜的甚

至高至 46.6%。趨勢？什麼趨勢？理論上，上述官方統計數字應足以令特區領導們大感

尷尬。可是，本地新聞媒體似乎特別關注零售服務業的利益，並無利用那些統計資料向政

府高層窮追猛打（起碼追問一下，他們曾經表示會考慮為「自由行」封頂，又或者減少

「一簽多行」，究竟有無下落？），反而將焦點一轉，轉到服務業不景的問題之上，一時

之間，旅遊及服務業步入「寒冬」之說，成為新聞標題，令討論的焦點變得模糊。  

與旅遊相關的服務行業出現不景氣的原因甚多（由美元強勢到近期亞洲周邊地方如日本對

熱愛消費的觀光客甚有吸引力），很難將問題完全歸咎於那些針對內地旅遊或「水貨」活

動的「光復」行動。不過，話雖如此，當話題開始在新聞媒介上流通之後，特區政府又藉

此將大眾的視線，進一步移離於限制內地訪港遊客的話題，以減輕社會輿論對它的壓力。  

但有趣的是，如果內地訪港遊客消費減少會對零售服務即時產生顯著的影響，那肯定與不

斷增長的不過夜內地遊客無關；如無意外，大家關心的應該是內地遊客於奢侈品方面的消

費狀，理應看看是什麼因素在短期之內令他們的消費意欲大減。是因為那一連串「光

復」行動？還是內地反貪升級（以至一般人亦減少炫耀性消費）？對此我自問未有調查研

究，所以並無肯定的答案；不過，我相信讀者會有足夠的分析能力，能找到合乎情理的答

案。而在這個話題上，我只想補充一點，那就是假如香港社會和香港人甘心見到本地零售

服務業的發展，就只是建基於內地的不良風氣之上，那麼現在或將來只要政治上略有風吹

草動，內地遊客的奢侈品消費大減，那便整個行業陷於衰退的狀態。試問這是特區政府覺

得有需要繼續扶持的嗎？這樣的一種經濟依賴是健康的嗎？  

究竟港旅業有何競爭優勢？  

或者上述話題不好講，於是鏡頭又一轉，轉到短途遊客市場不振的問題上。同樣，我未有

訪問過來自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的人士，不知為何他們近期減少來港旅遊的原

因。但我相信，總不會就是因為近月有人衝擊「水貨客」這單一因素那麼簡單。本地旅遊



業值得檢討的是，究竟香港有何競爭優勢？它們是否已經大不如前？而我對這個話題最感

興趣的部分是，不知道為什麼新聞媒體很少調查，在內地訪港遊客不斷大幅度增加的過程

中，有無其他國家的遊客會因此而覺得香港變得太過擠迫、服務水準下降，或忽視了他們

的存在等等，而對香港作為旅遊及消費點失去興趣？這不是一個針對內地遊客的提問，而

是接待能力並非僅限於酒店、景點，而是整體旅客的組成，也是值得注意的事情。這可能

是敏感話題，但卻起碼應該可以是認真研究的假設。大家在有意或無意之間避開了這些問

題，實在令人費解。  

而同樣有趣的是，假如外地來港旅遊的遊客減少，以至零售服務業不振，而同時內地不過

夜旅客在 2015 年一二月的訪港人次達 560 多萬之數，那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這個數字

呢？我在過去兩三年裏多次指出內地遊客不斷增加，其實並不是一個旅遊現象。而不過夜

內地遊客持續大幅度的增長，對於那些面向海外遊客的旅遊業及相關服務業，其實並無好

處，因為即日來回「遊客」人數的上升，在消耗了香港的城市資源（例如交通）之後，而

不會帶來預期的經濟效果（例如高消費環節沒有增長）。如果特區政府是十分重視旅遊及

相關服務業的發展的話，它對此應有一種說法。  

不過，最妙的還是特首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以批判「光復」行動的手法，來令市民暫

且放下對控制內地訪港旅客的期望。他在出發往武漢之前，再提旅客人數減少，響起警

號。對此我們沒有必要急於爭論。到首 6 個月的旅遊統計數字全面公開後，我們再向特

區政府了解如何解讀；如果到時旅客數字未有明顯減少，那它可還能成為沒有新措施出台

的理由？現在，憑三兩日的情就去談社會趨勢，恐怕只有特區政府才有這種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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